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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妇女地位和家庭收入*

——基于城乡差异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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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三年面板数据，探索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城乡妇

女地位的影响，特别是分析城乡妇女地位提升能否促进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增长

及在城乡中该影响所呈现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使用

互联网的妇女在家庭中倾向于承担更少的无偿家务劳动、拥有家庭决策权并参与社会劳动。同

时，妇女地位提升显著提高了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收入。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观察，互联

网使用促进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更大，城镇妇女的地位提升对于妇女、丈夫及家庭收入

的影响更大。进一步检验妇女地位提升促进丈夫收入增长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妇女地位提高

可以促进丈夫工作晋升，即促进丈夫参与行政管理，从而提高丈夫收入。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

妇女参与社会劳动促进丈夫升迁进而提高丈夫收入的作用更加明显。为避免婚姻门当户对等内

生性因素的干扰，本文使用了工具变量做进一步估计，结果证实妇女地位对于丈夫收入具有正

向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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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

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

在区域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妇女

事业发展而言亦然。现实中两性地位仍存在着

较大差异，尤其是农村妇女面临更为艰难的处

境。进入信息化时代，不断存在着妇女被拐卖、

被当作生育机器、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就业

受到歧视、工作遭遇不平等对待等一系列严重

侵犯妇女基本权益的社会新闻。与此同时，互

联网上两性对立严重，涉及推动两性平等、争

取女性权利等敏感话题总是引起尖锐争论。信

息化时代充分揭露了女性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事

实，向大众展现了当下女性发展所面临的问题，

妇女事业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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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地位在历史上几经变迁折射出历史上

不同时期基于社会分工的性别差异的更迭。在

英国工业革命之前，经济活动往往以家庭为中

心或临近家庭，女性能与男性共同参与劳动，

两性间角色差异并不明显。[1]在工业革命发展

初期，伴随着制造部门的扩大和工厂的扩张，

对体力要求高、且远离家庭的工作涌现，这更

有利于男性参与工作。[2]工业革命造成了劳动者

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同时也加深了不平等

的意识形态，即男女占据不同领域的分离。[3]男

性占据劳动力市场、政治和金融等公共领域，

妇女只能占据与家庭有关的私人领域。然而，

这种分离并没有赋予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男

性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拥有支配权，只有

男性才是家庭的主人，妻子只是为男性看家护

院。[4](P231-260)基于性别划分领域的意识形态逐

渐形成，女性被视为无私、耐心和富有情感的

照料者，男性则被看作富有创造力、理性和创

业精神的领导者。[5](P132-141)随着高工资机会的增

加，家庭妇女被排除在正式劳动之外，导致19

世纪中期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下降。[6]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

之间思想观念、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总体上现代

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城乡间妇

女地位存在差距。以妇女健康为例，2020年农

村孕产妇死亡率为18.5/10万，高于城市14.1/10万

的水平。再如妇女的基层社会治理参与，2020

年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4.2%，与城市和既

定目标30%以上均存在一定差距。①长期以来，

农村妇女地位与城镇妇女相比较更为低下，城

乡间妇女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

城镇化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城镇化

使得更多的农村妇女走出农村投入更为广阔的

劳动力市场。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始终与妇女地

位提升密切相关。现实中存在不少限制妇女参

与社会劳动的障碍，女性花在无偿家务上的时

间几乎是男性的两倍，花在育儿上的时间几乎

是男性的五倍，花在工作上的时间仅有男性的

一半。[7]尤其是对于农村已婚妇女而言，更容易

面临工作与家庭冲突。[8]女性权利受限同样也

束缚了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女性在劳动参与

时面临性别刻板印象的桎梏，在发达国家存在

广泛的、甚至男女都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即

将男性与商业、科学联系在一起，而认为女性与

家庭、文科密切相关。

信息化为妇女提供了崛起的机遇。随着近

现代信息对妇女的逐步开放，妇女事业得到空

前发展。妇女有机会获取知识、技能，提升自身

素养，摆脱愚昧，增强法律意识，从而能够自主

的捍卫权利，提高妇女地位。海量的书本和信息

传递给妇女争取自身利益的主动性，在知识中

妇女不但提高人力资本，而且拥有了维护妇女

权利的主观意识，她们不再固步自封，争取和男

性一样平等的权利。进入新时代，互联网成为

信息化的最大来源。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同时，

城乡间存在数字鸿沟，农村网民占比27.6%，城

镇网民占比72.4%。网民中女性比例由2000年的

30.4% 增加为48.5%。②当前中国使用互联网的

性别比例接近人口中的自然比例，男女上网机会

趋于平等，互联网有助于女性同时兼顾事业与

家庭，有利于减少性别歧视。[9]

互联网带给女性更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伴

随着挑战。全 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数据表

明，从全世界来看，妇女拥有手机的可能性比男

人低14%，而在相对贫穷的南半球国家，这一性

别差异高达31%。③在互联网发展初期，由于社

会资源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导致男性比女性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

zxfb/202112/t20211221_1825520.html.

②数据来源：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

P020220407403488048001.pdf.

③数据来源：The Mobile Gender Gap Report 2021，https://www.gsma.com/r/wp-content/uploads/2021/07/The-

Mobile-Gender-Gap-Report-2021.pdf.



第1期 信息化、妇女地位和家庭收入 ·111·

拥有更多使用互联网的机会，但伴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与普及，这种差距会逐步缩小。[10]传统

的性别规范也阻碍着妇女对于互联网信息的获

取，同时，互联网使用使得男性获得的工资溢价

要高于女性，[11]互联网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有

再生或加强的趋势。[12]同时，女性在互联网上专

业学习可显著提升收入。[11]互联网为新时代妇

女提高地位创造了更多可能性。

对于妇女地位而言，最直接的观察视角集

中在微观家庭。根据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原

则，家庭成员共同的决策目标是使整个家庭的

效用最大化。[13]夫妻间关系不平等 会导致双

方决策目标不一致，无法最大化整个家庭的效

用。女性持有收 入 或资产有利于改善儿童健

康，[14]有助于增加与家庭营养、健康和住房有

关的支出。[15]由于妇女更加重视子女教育、家庭

营养、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的提高，提升妇女地

位对于改善贫困家庭境况乃至降低地区贫困程

度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农村妇女而言，

确保农村妇女事业持续发展对于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16]显然，

妇女经济收入与妇女地位密切相关，对家庭收

入也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将城乡妇女社

会地位与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联系

起来，旨在解释通过使用互联网城镇和农村妇

女地位提升对丈夫乃至整个家庭收入的影响及

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二、理论假说

（一）互联网使用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现代最重要的信息渠道之一为

妇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深刻影响了妇女

的社会地位。互联网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互联网作为信息传

播的重要媒介，向妇女展示了现代社会和时代

的缩影。互联网向妇女传播了先进的文明和生

活理念，使绝大多数妇女摆脱了腐朽观念的束

缚，提高了妇女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己命运主

观能动性。[17]互联网为妇女提供了更广阔的观

察世界的视角，让更多的传统妇女认识到女性

并不仅仅局限于家务劳动。互联网让妇女认识

到家庭之外更广阔的世界，促进了妇女投身于

更广阔的社会舞台实现人生价值。第二，互联

网为妇女提供了充分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渠道。

一方面，互联网为妇女补充了大量生活技能和

家务劳动技巧，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家庭劳动效

率，缩短了妇女的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时间。

另一方面，互联网以极低成本和更为灵活的方

式为妇女提供职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补充，完

成了妇女人力资本的积累，妇女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竞争力因互联网而显著提高了。[18-19]互联网

使得妇女有机会更有能力投入更广阔的劳动力

市场就业来实现人生价值。第三，互联网极大

程度上拓展了妇女社会渠道和就业途径。一方

面，互联网为妇女提供便捷的沟通交流平台促

进了妇女的人际交往、拓宽了妇女的交际范围，

同时积累了社会资本。[20]另一方面，互联网降低

了妇女信息搜集成本。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促进了妇女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极

大程度上增加了女性获得工作的机会。同时，互

联网使用增加了就业的灵活性，远程办公使得

妇女能够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21]对比城乡而

言，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远低于城镇，①从

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村地区互联网发展为妇女

带来的提升可看作边际报酬，根据边际报酬递

减的规律，对比城镇妇女，互联网的普及对于农

村妇女地位的提升程度更大。

使用互联网开拓女性的视野，加强其与社

会的接触，并提供更多机会，促进妇女摆脱现

状，减少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能在家庭中拥有

话语权，赋予了妇女更多的家庭决策权，投身于

工作来实现人生价值，进而提升妇女社会地位，

其逻辑途径见图1。

①数据来源：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2202/

P020220407403488048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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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使用促进妇女地位提升的途径 

 
 
 
 
 

 
 

 

图 2 妇女地位提升促进妇女个人收入提高的途径 

 
 

 
 
 
 
 

 
 

 

图 3 妇女地位提升促进丈夫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途径 

 
 
 

 
 
 

 
 

 

 

 

图 4 妇女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参与行政管理提高丈夫收入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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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互联网使用促进妇女地位提升的途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1：妇女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升妇女社

会地位，且互联网提升农村妇女的程度更大。

（二）妇女社会地位对妇女收入的影响

首先，对于妇女而言，相较于传统的“男尊

女卑”的社会地位，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帮助

妇女摆脱腐朽思想，鼓励妇女实现自我价值。

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女性意识的崛起有助于

大幅度提升女性收入。[22]因此，促进妇女地位

提升是激发妇女潜在驱动力的基础，使妇女们

肩负起责任与义务，实现自我价值。社会地位更

高的妇女，具有更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

我价值，她们更有可能投身于劳动力市场。其

次，社会地位更高的妇女更有可能获得家庭的

支持。平等、包容、和谐的家庭氛围使妇女拥有

更多话语权，获得家庭的决策权。这样的家庭

氛围使妇女意识到自己并不局限于家务劳动，

激励她们将自己的能力展现在更广阔的领域，

鼓励她们参与工作，从而获得更多收入。[23]同

时，社会地位更高的妇女更有可能收获来自家

庭的帮助，一方面是家庭内部成员帮助妇女分

摊家务，实现更公平、合理的家庭任务分配。这

解决了妇女工作的后顾之忧，减少了她们家务

劳动的时间，将重心从传统的家务劳动向工作

转移；另一方面，家庭能为社会地位更高的妇

女营造更为积极、进取的环境，为妇女提供更

多的保障和社会资源，鼓励妇女在工作领域有

所建树、取得更大成就，从而使妇女获得更多

收入。最后，妇女社会地位越高，更有可能积累

社会资本和人脉资源。[24]社会地位更高的妇女

在社会活动中更为活跃，有动力贡献自身价值

服务于社会。对比城乡而言，农村地区发展相

对落后，农村妇女地位的改变尚不足以大幅度

扭转个人的经济收入，对比农村妇女，城镇妇

女地位的提升对妇女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逻

辑途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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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使用促进妇女地位提升的途径 

 
 
 
 
 

 
 

 

图 2 妇女地位提升促进妇女个人收入提高的途径 

 
 

 
 
 
 
 

 
 

 

图 3 妇女地位提升促进丈夫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途径 

 
 
 

 
 
 

 
 

 

 

 

图 4 妇女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参与行政管理提高丈夫收入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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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妇女地位提升促进妇女个人收入提高的途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2：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有利于提高妇女

个人收入，且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城镇妇女收入

促进的程度更大。

（三）妇女社会地位对丈夫收入、家庭收入

的影响

首先，社会地位更高的妇女意味着更平等

的两性关系，这其中离不开夫妻间的相互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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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支持。夫妻双方对婚姻的满意度越高，

工作中的表现更为出色。[25]“家和万事兴”，相

处更和谐的家庭环境有利于家庭中的每一位成

员发展，也利于丈夫的顺利工作，获得更多收

入。夫妻双方平等参与劳动会获得更多收入从

而积累家庭财富。[26]其次，社会地位更高的妇

女与其丈夫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社会地位更

高的妇女更有可能参与工作，在工作领域上能

和丈夫拥有更多共同语言。特别是如果和丈夫

在同一领域工作，更能精准地给予丈夫更多工

作上的建议、支持和协作，夫妻双方能够在同

一领域并肩作战。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夫妻相互

之间也能互补优势、相互交换意见，达到工作

上的协同效应，从而增加丈夫的收入。再次，社

会地位更高的妇女有能力为丈夫和家庭成员带

来更多资源，从人力、物力的角度给予家人多角

度的支持。以妻子为代表的家庭能为丈夫提高

情感和资源层面的支撑，[27]从而使丈夫收入增

长。最后，地位更高的妇女通常积极投入工作

以及参与社会活动。奋斗拼搏的妇女对丈夫也

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能充分激发丈夫工作潜

能在工作或社会领域奋斗，从而促进丈夫收入

增长。勤劳工作的妇女更有可能成为家庭的风

向标，正确引领子女。而且，在完全男性主导的

家庭中长大更容易形成性别刻板印象。[28]可以

看出，一位地位更高的妇女将影响一系列家庭

成员的状态，相互串联的连锁反应最终会影响

整个社会。勤奋工作的妇女打造了拼搏奋斗的

家庭模版，这种积极向上的氛围激励家庭成员

努力工作，从而提升家庭收入，相关影响的逻

辑途径见图3。对比城乡而言，城镇发展先于农

村，思想观念也较为先进，农村地区在经济收

入提升方面还有诸多层次没有完成，妇女地位

的提升对于农村家庭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对

比农村妇女，城镇妇女地位的提升对丈夫收入

和家庭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3：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有利于提高丈夫

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且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城

镇丈夫和家庭收入促进的程度更大。

（四）妇女社会地位通过中介效应影响丈夫

收入

由上文论证可知，首先，较高的妇女地位暗

示了和睦相处的家庭，和谐的家庭环境使得丈

夫在工作中充满积极性和创造力。[25]和睦的夫

妻关系使得丈夫更具备共情能力和情感优势，

来自美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表明，已婚的高

管从和谐婚姻中改变了认知和行为的偏好，更

富有同情心，更能与员工感同身受，能及时回应

他人的感受和需求。[29]温馨的家庭环境为丈夫

在工作领域拼搏提供了保障，丈夫更有可能在

自己工作的领域大展拳脚、有所建树，同时更具

备情感优势，更有可能被提拔或晋升，进而参

与行政管理。丈夫参与行政管理肯定了丈夫在

工作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样的工作成就使得他

们更有能力获得更多收入。其次，地位较高的

妇女有能力在工作领域给予丈夫更多的建议和

指导，协同丈夫在工作上有所成就，使其参与工

图3   妇女地位提升促进丈夫收入、家庭收入提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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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域管理，从而提升丈夫收入。同时，配偶的

涉入使得丈夫提高了对企业的认同和承诺，帮

助丈夫更好参与公司治理，妻子可以作为丈夫

的幕后顾问来支持丈夫事业。[30]再次，社会地

位高的妇女在工作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拥有丰富

资源，其丈夫相较工作领域同行拥有更多来自

妻子的资源和情感层面的支持，从而更有可能

进入管理岗位。一方面是，妻子较高的经济地位

为丈夫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为丈夫在工作中

大展拳脚提供了基础。[30]同时，妻子对丈夫心理

层面的支撑对于丈夫的事业成功十分重要。[31]

最后，社会地位高的妇女对丈夫具有积极的带

动作用，使得丈夫不安于现状、拼搏进取，努力

寻求晋升机会、进入管理层。同时，参与行政管

理是常见的职务晋升形式或表现，职务的晋升

往往伴随着收入的增长，进入管理层往往还伴

随着股权激励等非货币性收入，[32]因此丈夫进

入管理层这种职位的升迁通常伴随着经济收入

的显著提升。因此，妇女社会地位提升通过促

进丈夫参与行政管理从而提高丈夫收入，其逻

辑途径见图4。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假说4：妇女社会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

参与行政管理来提高丈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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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妇女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参与行政管理提高丈夫收入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的理论假说分析，互联网使用有

助于促进妇女地位提升，妇女地位的提升又在

经济维度上提高了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和家庭

收入，提高家庭的整体收入。基于此，本文构

建互联网使用、妇女地位和经济收入关系的逻

辑结构图，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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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互联网使用、妇女地位和经济收入的逻辑结构图 

 

 

表 1 展示了被解释变量、关键解释变量以及其他一系列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妇女承担家务时间 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小时 13577 2.680 1.935 0 23 

妇女是否拥有房产决策权 
女性是否在房产证上有名字/女性是否拥有

买房决策权：1=是；0=否 
13577 0.134 0.340 0 1 

妇女是否工作 女性是否工作：1=是；0=否 13577 0.503 0.500 0 1 

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 
女性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网/使用电脑上

网：1=是；0=否 
13577 0.313 0.464 0 1 

户口类型 1=城镇户口；0=农村户口 13577 0.218 0.413 0 1 

年龄 女性实际年龄/岁 13577 44.488 14.262 18 87 

自评健康 
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4=一般

健康;5=不健康 
12250 2.943 1.244 1 5 

婚姻状况 女性婚姻状况：1=在婚；0=未婚 13381 0.840 0.367 0 1 

学历 
0=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4=大

专及以上 
13517 1.312 2.192 0 5 

工作整体满意度 
女性工作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2=不太

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13565 3.491 0.898 1 5 

妇女个人总收入 女性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 9282 9806.234 16121.190 0 100000 

妇女个人总收入对数 女性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对数) 4061 9.645 1.045 0 11.51293 

丈夫自评健康 
1=非常健康;2=很健康; 3=比较健康;4=一般

健康;5=不健康 
5869 3.204 1.191 1 5 

丈夫学历 
0=文盲半文盲,1=小学; 2=初中;3=高中;4=

大专及以上 
5857 0.875 0.969 0 4 

丈夫是否党员 是否为党员：1=是；0=否 5849 0.109 0.312 0 1 

丈夫工作整体满意度 
丈夫工作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2=不太

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5868 3.519 0.875 1 5 

丈夫总收入 丈夫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 5871 15691.720 22577.330 0 131000 

丈夫总收入对数 丈夫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对数) 2823 10.126 0.847 2.079442 11.78295 

家庭总收入 家庭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 13143 52469.710 48683.630 100 300000 

家庭总收入对数 家庭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对数) 13143 10.439 1.102 4.60517 12.61154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13503 4.423 1.976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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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互联网使用、妇女地位和经济收入的逻辑结构图

三、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
选择

（一）数据来源

为分别在城乡视角下检验 互联网使 用与

妇女社会地位以及妇女地位与丈夫收入、家庭

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了主要来源于

2014年、2016年、2018年的中国家庭追踪数据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进行实证分

析。CFPS数据覆盖了全国25个省，代表了中国

95%的人口。通过对3年追踪调查数据合并得到

了妇女样本三年的面板数据，包括妇女互联网

使用情况、妇女家务与劳动参与情况等妇女个

人数据以及妇女所在家庭层次的详细数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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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反映妇女个人及其家庭的动态变化。

根据研究主题，本文将三年CFPS的个人数

据、家庭关系数据、家庭经济数据进行合并和

匹配，保留匹配成功的样本并删去重要数据缺

失的样本后，得到包含13577个面板数据的妇女

样本。

为了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使用了中国互

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披露的《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本文利用了该报告公

布的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数据。同时，本文

还利用了2019年、2020年、2021年中国各省市

统计年鉴中人均GDP，并计算了各省三年平均人

均GDP，并与妇女个人数据进行匹配。

（二）变量描述

1. 妇女社会地位

本文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以及妇女社会地位 对丈夫收 入、家庭收 入的

影响。妇女地位主要与家庭内外的劳动投入和

拥有的财产权密切相关，本文主要通过家庭分

工、家庭地位、劳动参与这三个维度衡量妇女

社会地位。具体而言，分为以下三个层次：1)根

据农业妇女赋权指数(WEAI)的测度，家庭分工

模式与妇女家庭地位密切相关。[33]妇女家务劳

动时间是妇女地位的直接体现，[34]本文使用女

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来测度女性在家庭分工中

的付出。2)用女性对家庭资源的决定权来衡量

妇女在家庭内部的决策权和话语权，进而来表

现女性家庭地位。对于中国家庭而言，房产通常

是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城市而言房

产在家庭总资产占比为37.6%，对于农村而言房

产在家庭总资产占比为59.2%。[35]因此主要从房

产决策权这个层面体现妇女家庭地位。将“是

否在房产证上有名字”和“是否是买房决策人”

合并为变量“是否拥有房产决策权”。[36] 3)马克

思指出“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

先决条件。人们在社会上和家庭中的地位，归根

到底是由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
[37]女性社会地位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密

切相关，“女性是否工作”这个指标可以直接反

映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进而表现妇女

的社会地位。

2. 妇女互联网使用

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为核心解释变量。由

于互联网使用情况的调查在所使用的CFPS数

据三年的问卷中调查问题有所不同，其中，2014

年通过问卷中的问题“你是否上网？”直接定

义虚拟变量互联网使用，如果回答为“是”，则

定义变量互联网使用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在2016年和2018年的问卷中则基于两个问题 

“是否移动上网？”和“是否电脑上网？”进行

定义，如果两问题的回答均为否，则定义变量互

联网使用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38]表1展示了

被解释变量、关键解释变量以及其他一系列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妇女承担家务时间 女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小时 13577 2.680 1.935 0 23

妇女是否拥有房产决策权
女性是否在房产证上有名字/女性是否拥有

买房决策权：1=是；0=否
13577 0.134 0.340 0 1

妇女是否工作 1=是；0=否 13577 0.503 0.500 0 1

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
女性是否使用移动设备上网/使用电脑上

网：1=是；0=否
13577 0.313 0.464 0 1

户口类型 1=城镇户口；0=农村户口 13577 0.218 0.413 0 1

年龄 女性实际年龄/岁 13577 44.488 14.262 18 87

自评健康
1=非常健康;2=很健康;3=比较健康;

4=一般健康;5=不健康
12250 2.943 1.244 1 5

婚姻状况 女性婚姻状况：1=在婚；0=未婚 13381 0.840 0.367 0 1

学历
0=文盲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

4=大专及以上
13517 1.312 2.192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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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型选择

1. 互联网使用(信息化程度)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为了检验妇女互联网使用情况对妇女社会

地位的影响，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3 

家庭留守人口 在家吃饭的人数/人 13499 3.745 1.743 1 15 

互联网普及率 各省互联网用户数占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 13577 0.528 0.112 0.399 0.778 

村庄经济水平 本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万元 9381 6150.467 5412.361 200 28300 

三年平均人均 GDP 
各省三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的平均值/万元 
13577 6.742 3.000 3.72 17 

(三)模型选择 

1.互联网使用(信息化程度)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前文理论假说表明，妇女的互联网使用

情况对妇女社会地位具有促进的作用。为了检验该关系在中国妇女的适用性以及中国城乡间

存在的差异性，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模型：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1) 

 
其中，下标𝑖𝑖表示第𝑖𝑖个女性样本，下标𝑊𝑊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代表第𝑖𝑖个

妇女的社会地位，分别从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劳动力市场参与来度量。其中，妇女在家庭

中分工情况以连续变量“妇女承担家务时间”来衡量，妇女的家庭地位以虚拟变量“妇女是否

拥有房产决策权”来表现，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则体现在虚拟变量“妇女是否工作”。
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为关键解释变量，表示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若使用互联网则该变量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𝑋𝑋𝑖𝑖𝑖𝑖为一系列有关个人和家庭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自评健康、婚姻状况、

学历、家庭人口规模、对数调整后的家庭总收入。𝜀𝜀𝑖𝑖𝑖𝑖为随机扰动项。在分析互联网使用对

连续变量“妇女承担家务时间” 的影响时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1)式。在分析互联网使用对

“妇女是否拥有房产决策权”、 “妇女是否工作” 这两虚拟变量的影响时，使用面板数据 Logit
模型(2)式进行回归： 

 𝑃𝑃𝐼𝐼𝑊𝑊𝑃𝑃.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1|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𝛼𝛼0+𝛼𝛼1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𝐼𝐼𝐼𝐼𝑒𝑒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𝛼𝛼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1+𝑒𝑒𝑒𝑒𝑒𝑒(𝛼𝛼0+𝛼𝛼1𝐼𝐼𝐼𝐼𝑖𝑖𝑒𝑒𝐼𝐼𝐼𝐼𝑒𝑒𝑖𝑖𝑖𝑖𝑖𝑖+𝛼𝛼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2) 

为了检验城镇和农村样本之间的总体回归函数是否有显著差异，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

模型：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0 + 𝛼𝛼1𝑈𝑈𝐼𝐼𝑃𝑃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2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3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𝐼𝐼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𝑈𝑈𝐼𝐼𝑃𝑃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𝛼𝛼4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3) 
其中，𝑈𝑈𝐼𝐼𝑃𝑃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为妇女户口类型的虚拟变量，若妇女为城镇户口该变量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 0。对模型（3）做假设检验 H0：𝛼𝛼1 = 𝛼𝛼3 = 0，当原假设成立，则城乡样本无系统性

差异，其相应邹至庄检验（Chow test）的 F 统计量为*： 

                              𝐹𝐹 =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𝑟𝑟−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𝑢𝑢𝑟𝑟)/2
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𝑢𝑢𝑟𝑟/(n−k−1)                               (4) 

(4)式中，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𝐼𝐼为原假设 H0 成立时（受约束模型）的残差平方和，𝑅𝑅𝑅𝑅𝑅𝑅𝑢𝑢𝐼𝐼为原假设不成

立时（无约束模型）的残差平方和。F 统计量服从𝐹𝐹(2, 𝑊𝑊 − 𝑘𝑘 − 1)分布，通过该 F 统计量在

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假设检验。如果 F 大于相应的临界值，或相应的 p 值小于通常的

显著性水平，则拒绝原假设，认为城乡两组样本有显著差异，实证研究对（1）式或（2）式

采用城乡样本分组进行回归。 

 
*
 当模型是（2）式的面板 Logit 模型时，因采用极大似然估计，Chow test 的 F 统计量将被替换成 Wald 卡

方统计量，残差平方和的对应统计量为对数似然值，具体计算形式有所不同，在此不再赘述。 

(1)

变量名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作整体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意；3=一般；

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13565 3.491 0.898 1 5

妇女个人总收入 女性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 9282 9806.234 16121.190 0 100000

妇女个人总收入对数 女性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对数) 4061 9.645 1.045 0 11.51293

丈夫自评健康
1=非常健康;2=很健康; 3=比较健康;

4=一般健康;5=不健康
5869 3.204 1.191 1 5

丈夫学历
0=文盲半文盲,1=小学; 2=初中;3=高中;

4=大专及以上
5857 0.875 0.969 0 4

丈夫是否党员 是否为党员：1=是；0=否 5849 0.109 0.312 0 1

丈夫工作整体满意度
丈夫工作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2=不太满

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5868 3.519 0.875 1 5

丈夫总收入 丈夫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 5871 15691.720 22577.330 0 131000

丈夫总收入对数 丈夫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对数) 2823 10.126 0.847 2.079442 11.78295

家庭总收入 家庭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 13143 52469.710 48683.630 100 300000

家庭总收入对数 家庭过去一年工作所得/元(对数) 13143 10.439 1.102 4.60517 12.61154

家庭人口规模 家庭总人口数/人 13503 4.423 1.976 1 17

家庭留守人口 在家吃饭的人数/人 13499 3.745 1.743 1 15

互联网普及率 各省互联网用户数占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 13577 0.528 0.112 0.399 0.778

村庄经济水平 本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万元 9381 6150.467 5412.361 200 28300

三年平均人均GDP
各省三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的平均值/万元
13577 6.742 3.000 3.72 17

（续表）

其中，被解释变量 Womenstatusit 代表妇女的

社会地位，分别从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劳动力

市场参与来度量。其中，妇女在家庭中分工情况

以 “妇女承担家务时间”来衡量，妇女的家庭

地位以虚拟变量“妇女是否拥有房产决策权”

来表现，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则体现在

虚拟变量“妇女是否工作”。Internet it 为关键解

释变量，表示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Xit 为控制

变量，εit 为随机扰动项。

2. 妇女地位提升对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家

庭收入的影响。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妇女的社会

地位提升有利于促进妇女个人收入、丈夫收入、

家庭总收入的增长。为了检验现实情况下该关

系与理论的一致性以及探索妇女地位提升的影

响在城乡间的差异性，本文构建了如下的回归

模型。

 4 

2.妇女地位提升对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妇女的

社会地位提升有利于促进妇女个人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总收入的增长。为了检验现实情况

下该关系与理论的一致性以及探索妇女地位提升的影响在城乡间的差异性，本文构建了如下

的回归模型：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5) 
                 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0 + 𝛾𝛾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6) 
                  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0 + 𝛿𝛿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7) 

在式(5)、(6)和(7)中，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分别代表

第𝑊𝑊个妇女的收入、第𝑊𝑊个妇女的丈夫的收入以及第𝑊𝑊个妇女所在家庭的总收入。分别将妇女个

人、丈夫和家庭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1)式中妇女社会地位三个维度的衡量即家庭分工、

家庭地位、工作情况作为(5)、(6)、(7)式的核心解释变量。𝑋𝑋𝑖𝑖𝑖𝑖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维度

的变量，在妇女个人和丈夫收入的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工作整体满意度、自评健康、学历、

家庭人口规模。在家庭收入的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家庭留守人数、家庭人口规模。𝜀𝜀𝑖𝑖𝑖𝑖均为随

机扰动项。通过 Hausman test，本文针对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应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1. 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为了探究城乡差异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妇女

地位的影响，本文将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不同维度的妇女

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2 中(1)列、

(2)列、(3)列所示。(1)列从家务承担的角度表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情况，以“妇女承担家

务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

联网的妇女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低，即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女性在家

庭中的无偿劳动，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家庭劳动情况存

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互联网使用

减少农村妇女家庭劳动的程度要大于减少城镇妇女家庭劳动的程度，即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在家庭分工层面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比城镇妇女大。(2)列从妇女对家庭重大财产

的决策权衡量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以“妇女房产决策权”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

数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家庭地位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高，即互联网使

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

家庭地位层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

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城镇妇女家庭决策权层面更明显。 (3)列从妇女工作情况衡量了妇女在

社会中的劳动表现，以“妇女工作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

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参与工作的概率显著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即

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互联网使用影响

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劳动力市场供给情况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

叉项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要大于提高城镇

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即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层面，信息化提升农村妇女地位的程度比城镇

妇女大。总体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互联网使用对

于提升妇女地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家庭分工和社会劳动参与层面，互联网提高

农村妇女地位程度比城镇妇女高，在家庭决策权层面，互联网提高城镇妇女地位程度比农村

 4 

2.妇女地位提升对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妇女的

社会地位提升有利于促进妇女个人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总收入的增长。为了检验现实情况

下该关系与理论的一致性以及探索妇女地位提升的影响在城乡间的差异性，本文构建了如下

的回归模型：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5) 
                 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0 + 𝛾𝛾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6) 
                  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0 + 𝛿𝛿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7) 

在式(5)、(6)和(7)中，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分别代表

第𝑊𝑊个妇女的收入、第𝑊𝑊个妇女的丈夫的收入以及第𝑊𝑊个妇女所在家庭的总收入。分别将妇女个

人、丈夫和家庭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1)式中妇女社会地位三个维度的衡量即家庭分工、

家庭地位、工作情况作为(5)、(6)、(7)式的核心解释变量。𝑋𝑋𝑖𝑖𝑖𝑖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维度

的变量，在妇女个人和丈夫收入的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工作整体满意度、自评健康、学历、

家庭人口规模。在家庭收入的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家庭留守人数、家庭人口规模。𝜀𝜀𝑖𝑖𝑖𝑖均为随

机扰动项。通过 Hausman test，本文针对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应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1. 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为了探究城乡差异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妇女

地位的影响，本文将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不同维度的妇女

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2 中(1)列、

(2)列、(3)列所示。(1)列从家务承担的角度表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情况，以“妇女承担家

务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

联网的妇女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低，即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女性在家

庭中的无偿劳动，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家庭劳动情况存

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互联网使用

减少农村妇女家庭劳动的程度要大于减少城镇妇女家庭劳动的程度，即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在家庭分工层面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比城镇妇女大。(2)列从妇女对家庭重大财产

的决策权衡量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以“妇女房产决策权”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

数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家庭地位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高，即互联网使

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

家庭地位层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

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城镇妇女家庭决策权层面更明显。 (3)列从妇女工作情况衡量了妇女在

社会中的劳动表现，以“妇女工作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

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参与工作的概率显著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即

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互联网使用影响

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劳动力市场供给情况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

叉项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要大于提高城镇

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即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层面，信息化提升农村妇女地位的程度比城镇

妇女大。总体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互联网使用对

于提升妇女地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家庭分工和社会劳动参与层面，互联网提高

农村妇女地位程度比城镇妇女高，在家庭决策权层面，互联网提高城镇妇女地位程度比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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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妇女地位提升对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的影响。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妇女的

社会地位提升有利于促进妇女个人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总收入的增长。为了检验现实情况

下该关系与理论的一致性以及探索妇女地位提升的影响在城乡间的差异性，本文构建了如下

的回归模型： 
                 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0 + 𝛽𝛽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𝛽𝛽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5) 
                 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0 + 𝛾𝛾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𝛾𝛾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6) 
                  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0 + 𝛿𝛿1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 + 𝛿𝛿2𝑋𝑋𝑖𝑖𝑖𝑖 + 𝜀𝜀𝑖𝑖𝑖𝑖              (7) 

在式(5)、(6)和(7)中，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𝐻𝐻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𝐹𝐹𝐹𝐹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𝑊𝑖𝑖𝑖𝑖分别代表

第𝑊𝑊个妇女的收入、第𝑊𝑊个妇女的丈夫的收入以及第𝑊𝑊个妇女所在家庭的总收入。分别将妇女个

人、丈夫和家庭的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1)式中妇女社会地位三个维度的衡量即家庭分工、

家庭地位、工作情况作为(5)、(6)、(7)式的核心解释变量。𝑋𝑋𝑖𝑖𝑖𝑖控制了一系列个人和家庭维度

的变量，在妇女个人和丈夫收入的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工作整体满意度、自评健康、学历、

家庭人口规模。在家庭收入的回归中,本文控制了家庭留守人数、家庭人口规模。𝜀𝜀𝑖𝑖𝑖𝑖均为随

机扰动项。通过 Hausman test，本文针对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进行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应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1. 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为了探究城乡差异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妇女

地位的影响，本文将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不同维度的妇女

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劳动力市场参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2 中(1)列、

(2)列、(3)列所示。(1)列从家务承担的角度表现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情况，以“妇女承担家

务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

联网的妇女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低，即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女性在家

庭中的无偿劳动，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家庭劳动情况存

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互联网使用

减少农村妇女家庭劳动的程度要大于减少城镇妇女家庭劳动的程度，即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在家庭分工层面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比城镇妇女大。(2)列从妇女对家庭重大财产

的决策权衡量了妇女的家庭地位，以“妇女房产决策权”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

数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家庭地位比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高，即互联网使

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

家庭地位层面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

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城镇妇女家庭决策权层面更明显。 (3)列从妇女工作情况衡量了妇女在

社会中的劳动表现，以“妇女工作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

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参与工作的概率显著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即

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妇女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互联网使用影响

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劳动力市场供给情况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

叉项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说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要大于提高城镇

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即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层面，信息化提升农村妇女地位的程度比城镇

妇女大。总体而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妇女，互联网使用对

于提升妇女地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家庭分工和社会劳动参与层面，互联网提高

农村妇女地位程度比城镇妇女高，在家庭决策权层面，互联网提高城镇妇女地位程度比农村

(2)

(3)

(4)

其中，Womenincome i t、Husbandincome i t 、

Familyincomeit 分别代表妇女的收入、妇女丈夫

的收入以及妇女所在家庭的总收入。以(1)式中

妇女社会地位（Womenincomeit）的3个维度，即家

庭分工、家庭地位、工作情况等，作为(2)、(3)、

(4)式的核心解释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

1. 信息化(互联网使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

为了探究城乡差异视角下互联网使用对妇

女地位的影响，本文将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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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叉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不同维度的妇

女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劳动力市场

参与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2中(1)列、

(2)列、(3)列所示。(1)列从家务承担的角度表现

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分工情况，以“妇女承担家

务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平均而言使用互

联网的妇女每天做家务的时间比不使用互联网

的妇女低，即互联网使用显著降低了女性在家

庭中的无偿劳动。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

和农村妇女家庭劳动情况存在差异，具体表现

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

为正。这说明，互联网使用减少农村妇女家庭

劳动的程度要大于减少城镇妇女家庭劳动的程

度，即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在家庭分工层

面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比城镇妇女大。(2)

列从妇女对家庭重大财产的决策权衡量了妇女

的家庭地位，以“妇女房产决策权”为被解释变

量，互联网使用的估计系数为正，这表明平均而

言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家庭地位比不使用互联网

的妇女高，即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

的决策权，提高了妇女地位。但互联网使用影

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层面存在差

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

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这说明，互联网使用提高

城镇妇女家庭决策权层面更明显。 (3)列从妇

女工作情况衡量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劳动表现，以

“妇女工作情况”为被解释变量，互联网使用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平均而言

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参与工作的概率显著高于不

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即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妇女

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同

时，互联网使用影响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劳动

力市场供给情况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互联网

使用与户口类型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负。这

说明，互联网使用提高农村妇女劳动力供给的

程度要大于提高城镇妇女劳动力供给的程度，

即在劳动力市场参与层面，信息化提升农村妇

女地位的程度比城镇妇女大。总体而言，使用

互联网的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于不使用互联网的

妇女，互联网使用对于提升妇女地位具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家庭分工和社会劳动参与

层面，互联网提高农村妇女地位程度比城镇妇

女高，在家庭决策权层面，互联网提高城镇妇

女地位程度比农村妇女高。根据Chow test计算

的F统计量或卡方统计量表明城镇和农村样本

之间的回归函数存在显著差异。

表2   互联网使用对妇女地位影响的估计结果

2. 妇女地位对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及家庭收

入的影响

为了探究城乡比较视阈下妇女地位提升对

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分别

将全体、农村、城镇视角下的妇女收入、丈夫

收入和家庭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不同维度

的妇女地位，即家庭分工、家庭地位和劳动力

市场参与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中

B、C、D所示。在表3的B部分中，全体妇女收入

对数、农村妇女收入对数、城镇妇女收入对数

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逐步加入妇女社会地位

的三个测度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1b)列、

(2b)列、(3b)列是仅以“妇女承担家务情况”作

为解释变量的回归，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结

果表明，妇女承担家务越多，或等同于妇女家

庭地位越低，妇女总收入越低。根据Chow test

计算的F统计量或卡方统计量表明城镇和农村

样本之间的回归函数存在显著差异。对比城乡

而言，(3b)列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2b)列的回

归系数绝对值，说明承担家务对城镇妇女收入

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妇女收入的影响。(4b)列、

A
(1)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2) 妇女房产

决策权
(3) 妇女工作

情况

是否使用互联网×
户口类型

0.220*
(0.125)

0.361*
(0.212)

-2.563**
(1.059)

是否使用互联网
-0.458*** 

 (0.059)
0.188*         
(0.102)

6.526*** 
(0.421)

Chow test F或卡
方统计量

157.58*** 143.26*** 128.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852 11852 11852

注：(1)*、**、***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2)报告结果为回归系数；(3)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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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列和(6b)列在之前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了衡

量家庭财产决策权的解释变量“妇女房产决策

权”，对于全体妇女和城镇妇女而言，其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表明拥有家庭财产决策权的妇女

比没有家庭财产决策权的妇女收入高。对于农

村妇女而言，该估计系数则不显著。这种城乡差

异也有可能与极少数农村妇女拥有房产决策权

有关。(7b)列、(8b)列和(9b)列加入了衡量妇女社

会劳动参与的解释变量“妇女工作情况”，其估

计系数均显著为正。结果表明，参与工作的妇女

比没有参与工作的妇女收入高。对照城乡而言，

(9b)列“妇女工作情况”的回归系数大于(8b)列

“妇女工作情况”的回归系数, 说明参与工作对

城镇妇女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妇女收入的

影响。总体而言，社会地位更高的妇女显著比社

会地位较低的妇女能够获得更多收入，同时在

城乡对比视角下，妇女地位提升对城镇妇女收

入的影响更大。

B
妇女

总收入对数
（1b）

农村妇女
收入对数

（2b）

城镇妇女
收入对数

（3b）

妇女总
收入对数

（4b）

农村妇女
收入对数

（5b）

城镇妇女
收入对数

（6b）

妇女
总收入对数

（7b）

农村妇女
收入对数

（8b）

城镇妇女
收入对数

（9b）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0.088***  

(0.013)

-0.101*** 

(0.016)

-0.115*** 

(0.020)

-0.091***   

(0.013)

-0.102*** 

(0.016)

-0.116*** 

(0.020)

-0.077***  

(0.013)

-0.083***    

(0.016)

-0.113***   

(0.020)

妇女房产
决策权

0.258***      

(0.055)

0.083          

(0.095)

0.362*** 

(0.065)

0.243***       

(0.054)

0.071          

(0.093)

0.357*** 

 (0.065)

妇女工作
情况

0.647***    

(0.077)

0.647***       

(0.086)

0.669*   

(0.36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51 1666 1085 2751 1666 1085 2751 1666 1085

Chow test F
或卡方统计量

156.28*** 145.63*** 186.34***

C
丈夫

总收入对数
（1c）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2c）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3c）

丈夫
总收入对数

（4c）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5c）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6c）

丈夫
总收入对数

（7c）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8c）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9c）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0.037***             

(0.008)

-0.030***       

(0.008)

-0.039*** 

(0.012)

-0.039***            

(0.006)

-0.030***       
(0.008)

-0.038*** 

(0.012)

-0.028***             

(0.008)

-0.015*        

(0.008)

-0.035***  

(0.012)

妇女房产
决策权

0.098***           
(0.021)

0.009         

(0.052)

0.094*  

(0.049)

0.086**              

(0.037)

0.011          

(0.052)

0.094*    

(0.049)

妇女工作
情况

0.482***            

(0.028)

0.273***       

(0.032)

0.446*** 

(0.1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526 2812 1714 4526 2812 1714 4526 3381 1714

Chow test F
或卡方统计量

125.37*** 167.56*** 145.53***

D
家庭

总收入对数
（1d）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2d）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3d）

家庭
总收入对数

（4d）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5d）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6d）

家庭
总收入对数

（7d）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8d）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9d）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0.026***             
(0.004)

-0.022*** 

(0.004)

-0.003      

(0.007)

-0.027***             
(0.004)

-0.022*** 

(0.004)

-0.003      

(0.007)

-0.010**              

(0.004)

-0.011**       

(0.005)

-0.001       

(0.007)

妇女房产
决策权

0.256***             
(0.022)

0.038 (0.031)
0.286*** 

(0.029)

0.223***             

(0.022)

0.040         

(0.031)

0.281***   

(0.029)

妇女工作
情况

0.489***             

(0.017)

0.295***     

(0.019)

0.565***   

(0.0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143 8388 4755 13143 8388 4755 13143 8388 4755

Chow test F或
卡方统计量

156.75*** 147.23*** 176.32***

表3   妇女地位提升对妇女收入、丈夫收入、家庭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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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3的C部分中，全体丈夫总收入对数、

农村丈夫收入对数、城镇丈夫收入对数分别作

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1c)列、(2c)列和(3c)列

展示了“妇女承担家务情况”作为解释变量的

回归，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反映了妇女承担家

务越多，丈夫总收入越低。由于(3c)列回归系数

的绝对值大于(2c)列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说明城

乡对比下，城镇妇女承担家务对丈夫收入的影

响更大。(4c)列、(5c)列和(6c)列增加了解释变量

“妇女房产决策权”，对于总样本和城镇样本

其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现了拥有家庭决策权

的妇女的丈夫比没有家庭决策权的妇女的丈

夫收入高。农村样本中“妇女房产决策权”系

数不显著，说明城乡对比下，城镇妇女拥有财产

决策权促进丈夫收入提升的作用更明显。(7c)

列、(8c)列和(9c)列增加了解释变量“妇女工作

情况”，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反映了参与工作

的妇女的丈夫比没有参与工作的妇女的丈夫收

入高。(9c)列“妇女工作情况”的回归系数大于

(8c)列“妇女工作情况”的回归系数，对照城乡

而言，城镇妇女参与工作对丈夫收入的影响更

大。总体而言，妇女社会地位更高的丈夫收入

显著比妇女社会地位低的丈夫的收入高，同时

相对于农村而言，城镇妇女地位提升对丈夫收

入增长的影响更大。

在表3的D部分中，分别将全体家庭总收入

对数、农村家庭收入对数、城镇家庭收入对数

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1d)列、(2d)列和(3d)

列展示了“妇女承担家务情况”作为解释变量

的回归，对于总样本和农村样本其估计系数显

著为负，表明妇女承担家务越多，家庭总收入

越低。城镇样本中该系数不显著，说明城乡对比

下，农村妇女承担家务对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更

大。(4d)列、(5d)列和(6d)增添解释变量“妇女房

产决策权”，对于总样本和城镇样本其估计系

数显著为正，表现了妇女拥有决策权的家庭比

妇女没有决策权的家庭收入高。农村样本中该

系数不显著，说明城乡对比下，城镇妇女拥有财

产决策权提升家庭收入的作用更明显。(7d)列、

(8d)列 和(9d)列对于“妇女工作情况”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反映了妇女参与工作的家庭比妇

女没有参与工作的家庭收入更高。对照城乡而

言，(9d)列“妇女工作情况”回归系数大于(8d)列

“妇女工作情况”回归系数，说明城镇妇女参与

工作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更大。总体而言，妇女

社会地位更高的家庭的收入显著比妇女社会地

位低的家庭的收入高。

（二）妇女社会地位对丈夫收入的中介效应

检验

妇女地位提升有可能通过促进丈夫工作晋

升进而提高丈夫收入，为了检验其中的中介效

应，本文选取了衡量丈夫工作晋升的变量“丈

夫是否参与行政管理”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检

验，丈夫参与行政管理肯定了丈夫在工作层面

的成就。表4展示了中介效应检验的估计结果，

由于农村样本中丈夫收入对妇女家庭财产决策

权基准回归中不显著，下文则不再检验其中介

效应。(1e)列、(4e)列、(6e)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总

样本下中介效应检验，其中Sobel检验中Z统计

量的绝对值均大于5%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

0.97，因此妇女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升迁(参

与行政管理)的中介效应显著。(2e)列、(7e)列的

估计结果展示了农村样本下中介效应检验，其

中Sobel检验中Z统计量显著，反映了农村妇女

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升迁(参与行政管理)的

中介效应显著。(3e)列、(5e)列、(8e)列的估计结

果显示城镇样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3e)列、

(5e)列Sobel检验中Z统计量显著而(8e)列Sobel检

验中Z统计量不显著，说明城镇妇女家务劳动、

家庭地位维度中介效应显著，而城镇妇女工作

维度中介效应不显著。

总而言之，回归结果反映了妻子妇女地位

越高，丈夫更有可能工作晋升(参与行政管理)，

进而获得更多收入。通过对比城乡妇女地位的

作用发现，农村妇女工作促进丈夫升迁进而提

高丈夫收入的作用更加明显。以上验证研究假

设4，即妇女地位提升通过促进丈夫参与行政

管理提高丈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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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生性讨论

1. 基于工具变量法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妇女社

会地位的影响

表3中A部分的回归中估计了妇女互联网使

用对妇女地位的影响，结果反映了妇女互联网

使用显著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然而，其中也

有可能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的作用，即妇女

的社会地位越高，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越大。

为精确识别二者间真实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

了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

与变量“是否使用互联网”高度相关，同时该

工具变量也需要足够外生，即不会影响妇女的

社会地位。基于此，本文采用“互联网普及率”

这一区域环境性变量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

量，精确披露了全国各地互联网的普及情况。

互联网普及率反映了一个地区互联网用户数占

常住人口总数的比例，该变量与个体互联网使

用情况存在正的相关性。同时，现有研究并没

有明确证据表明一个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与女

性社会地位存在相关性。因此，将“互联网普及

率”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检

验具有较高合理性。

表5展示了将“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

量的估计，其中仅针对基准回归中显著性结果

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从表可以看出，第一阶段

的F统计量非常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

题。而本文只有互联网普及率一个工具变量，

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对于总样本和农村样

本而言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验证了本文的

理论假说，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相照应。(1f) 

列、(4f ) 列、(6f )列均展示了相较于没有使用互

联网的妇女，使用互联网的妇女承担更少的家

务，更有可能拥有家庭财产决策权，参与社会劳

动的可能性更大，且估计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

水平上异于零。对于城镇样本而言，该估计结果

出现差异性，(3f )列、(5f )列估计结果均符合本

文的理论假说，但(8f )列估计系数不显著，这有

可能是由于城镇本身较高的妇女社会劳动参与

率，互联网对城镇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没有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大。总体而言，使用互

联网的妇女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城

市妇女均受到积极影响。

表4   妇女地位提升影响丈夫收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E
全体丈夫
收入对数

（1e）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2e）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3e）

全体丈夫
收入对数

（4e）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5e）

全体丈夫
收入对数

（6e）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7e）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8e）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0.034***        

(0.007)

-0.030*** 

 (0.008)

-0.034*** 

  (0.012)

妇女房产
决策权

0.083**       

(0.035)

0.097**  
(0.047)

妇女工作
情况

0.282***      

(0.031)

0.261*** 

(0.034)

0.336**  

(0.133)

丈夫是否参
与行政管理

0.420***         

(0.037)

0.315*** 

(0.049)

0.518*** 

(0.052)

0.427***        

(0.037)

0.520*** 

(0.053)

0.414***   

(0.036)

0.307*** 

(0.048)

0.523*** 

(0.0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4065 2530 1628 4065 1628 4065 2530 1628

F-test 33.39*** 23.14*** 28.94*** 29.88*** 42.94*** 30.15*** 29.52*** 34.57***

Sobel检验
(Z值)

-3.396*** -2.230** -1.788* 2.397** 1.762* 3.104*** 2.199** 0.598

Sobel检验
(系数)

-0.004*** -0.003** -0.005* 0.016** 0.021* 0.018*** 0.010** 0.038

中介效应/总
效应

7.74% 11.21% 13.12% 16.09% 17.63% 6.03% 3.72% 5.52%



第1期 信息化、妇女地位和家庭收入 ·121·

2. 基于工具变量法检验妇女社会地位与丈夫

收入间的因果关系

基准回归中表3的C部分的回归结果反映了

妇女地位越高，其丈夫更有可能拥有更高的收

入。但是，其中也有可能存在着婚姻匹配建立

于“门当户对”的内生性问题，根据表3的B部

分基准回归结果可知，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更

有可能拥有更高收入，而这部分收入更高的妇

女也更倾向于选择收入高的配偶，这一定程度

上也有可能导致社会地位高的妇女的丈夫收入

更高。为消除这种影响的干扰，精确识别妇女

社会地位与丈夫收入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选择

“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

计，在前文中已经识别了互联网使用能提升妇

女地位，因此该工具变量与妇女社会地位间具

有高度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该工具变量也

足够外生，现有研究没有证据表明女性的信息

化程度(互联网使用情况)与丈夫收入间存在相

关性。基于此，本文将“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

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以此来验证

研究假说。

表6展示了将“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

工具变量的估计，其中仅针对基准回归中显著

性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对于总样本和农村

样本而言，结果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相照应，且估计结果均

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于城镇样本而言，（3h）

列和（8h）符合本文理论假说且高度显著，而衡

量家庭决策权与丈夫收入的因果关系的（5h）

列对应估计结果则不显著，说明城镇妇女的家

庭财产决策权与丈夫收入因果关系不显著，有

可能是源于女性本身家庭财产赋权程度较低。

总体而言，妻子社会地位越高，丈夫更有可能获

得更多收入。

表5   工具变量“互联网普及率”检验互联网使用对妇女社会地位的影响

F
全体妇女承
担家务情况

（1f）

农村妇女承
担家务情况

（2f）

城镇妇女承
担家务情况

（3f）

全体妇女
房产决策权

（4f）

城镇妇女
房产决策权

（5f）

全体妇女
工作情况

（6f）

农村妇女
工作情况

（7f）

城镇妇女
工作情况

（8f）

是否使用
互联网

-4.106***        
(0.467)

-3.566***            
(0.521)

-8.588**            
(4.052)

0.184***             
(0.070)

1.555**              
(0.762)

2.385***             
(0.222)

2.518***            
(0.266)

2.138                
(1.7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1852 9513 2657 11852 2657 11852 9513 2657

Durbin
(score)χ2 82.082*** 36.578*** 34.944*** 3.131** 11.486*** 524.050*** 436.055*** 51.606***

Wu-Hausman 
F Test

82.592*** 36.692*** 35.317*** 3.129** 11.506*** 547.877*** 456.667*** 52.489***

第一阶段F值 80.936*** 36.298*** 34.296*** 3.124*** 11.493*** 532.096*** 442.371*** 51.286***

表6   工具变量检验“是否使用互联网”妇女社会地位对丈夫收入的影响

H
全体丈夫

收入（1h）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2h）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3h）

全体丈夫
收入（4h）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5h）

全体丈夫
收入（6h）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7h）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8h）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21304.229*** 

(1330.821)

-0.398***        
(0.050)

-0.529***          
(0.093)

妇女房产
决策权

875289.291*** 

(324555.7)

-13.444    
(11.880)

妇女工作
情况

40832.339*** 
(1356.391)

0.939***
(0.098)

7.724***              

(1.6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161 3406 1709 9161 1709 9161 3406 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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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工具变量法检验妇女社会地位与妇女

收入、家庭收入间的因果关系

基准回归中表3的A、B部分的回归结果反

映了妇女地位越高，妇女个人和家庭都更有可

能拥有更高的收入。但是，其中也有可能存在

着前文所分析的“双向因果”和“婚姻门当户

对”的内生性问题。为消除内生性的干扰，精确

识别妇女社会地位与妇女个人和家庭收入间的

因果关系，本文选择“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作

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前文已经论述了“妇女

是否使用互联网”作为“妇女社会地位”工具变

量的合理性——变量“妇女是否使用互联网”

足够外生同时又与变量“妇女社会地位”高度

相关，符合作为工具变量的标准。

表7和表8分别展示了将“妇女是否使用互

联网”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其中仅针对基准回

归中显著性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再次

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与基准模型的估计结

果相照应。总体而言，妇女社会地位越高，妇女

个人和其家庭更有可能获得更多收入。

H
全体丈夫

收入（1h）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2h）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3h）

全体丈夫
收入（4h）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5h）

全体丈夫
收入（6h）

农村丈夫
收入对数

（7h）

城镇丈夫
收入对数

（8h）

Durbin
(score)χ2 936.798*** 569.768*** 131.468*** 1008.400*** 140.236*** 470.402*** 282.999*** 114.732***

Wu-Hausman 
F Test

1042.820*** 619.707*** 139.688*** 1132.390*** 149.659*** 495.539*** 294.665*** 120.897***

第一阶段F值 968.236*** 598.623*** 142.369*** 1013.634*** 142.369*** 468.236*** 286.394*** 117.263***

表7   工具变量检验“是否使用互联网”妇女社会地位对妇女收入的影响

G

妇女总

收入对数

（1g）

农村妇女

收入对数

（2g）

城镇妇女

收入对数

（3g）

妇女总

收入对数（4g）

城镇妇女

收入对数

（5g）

妇女总

收入对数（6g）

农村妇女

收入对数

（7g）

城镇妇女

收入对数

（8g）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0.063***  

(0.012)

-0.120*** 

(0.016)

-0.102*** 

(0.018)

妇女房产
决策权

0.246***      

(0.023)

0.258*** 

(0.073)

妇女工作
情况

0.643***    

(0.062)

0.623***       
(0.083)

0.568*   

(0.37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51 1666 1085 2751 1085 2751 1666 1085

Durbin
(score)χ2 923.768*** 863.268*** 245.362*** 964.435*** 176.546*** 465.432*** 256.756*** 153.642***

Wu-Hausman 
F Test

986.723*** 623.163*** 263.428*** 986.723*** 187.645*** 432.763*** 236.743*** 137.285***

第一阶段F值 978.562*** 618.546*** 253.325*** 965.432*** 165.435*** 478.923*** 276.584*** 165.456***

H
家庭

总收入对数
（1h）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2h）

家庭
总收入对数（4h）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5h）

家庭
总收入对数（6h）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7h）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8h）

妇女承担
家务情况

-0.032***             

(0.007)

-0.018*** 

(0.002)

妇女房产
决策权

0.342***             

(0.012)

0.287*** 

(0.043)

 表8   工具变量检验“是否使用互联网”妇女社会地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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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作为能顶半边天的妇女群体，是我国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的支柱。然而，妇女群体作为社

会的弱势群体，始终面临着整体发展不充分的

问题，尤其是对比城乡而言，妇女事业发展差距

仍较大。

实证结果表明，信息化时代为妇女带来诸

多红利，使用互联网的妇女在家庭中倾向于承

担更少的家务，更有可能参与家庭财产决策，

不局限于家庭而投身于社会劳动，即妇女社会

地位更高。对于城乡差异而言，相较于城镇妇

女，互联网对于促进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程度

更大。本文将互联网普及率以及不同样本中经

济发达程度作为使用互联网的工具变量，检验

的估计结果再次证明了互联网使用对妇女社会

地位的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妇女地位提升也为

整个家庭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妇女地位的提

高促进了妇女收入增长，而且其丈夫也更有可

能获得更多收入，更高的妇女地位也使得家庭

总收入更高。对比城乡而言，相较于农村妇女，

城镇妇女的地位提升对于妇女、丈夫及家庭收

入的影响更大。本文也检验了妇女地位对丈夫

收入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妇女地位

提高可以通过促进丈夫工作晋升，即促进丈夫

参与行政管理，进而提升丈夫收入。对比城乡

来看，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劳动促进丈夫升迁进

而提高丈夫收入的作用更加明显。为避免婚姻

门当户对的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将妇女使

用互联网作为妇女地位的工具变量，检验的估

计结果证实了妇女地位对于丈夫收入具有正向

的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的社会

地位提高对于带动其丈夫、家庭经济收入增长

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政策启示

互联网这一信息化工具的广泛使用为妇女

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妇女的互联网使用

能显著促进妇女地位提升，农村妇女从信息化

普及中能收获更多红利。同时，妇女地位的提

高对于妇女、丈夫乃至家庭的经济收入增长带

来了新的可能。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使得妇女

地位提升和经济发展相协调可以从以下方面入

手：一方面，继续持续推进信息技术普及，尤其

是提高农村地区信息化程度，为农村妇女提供

信息化培训及政策帮扶，鼓励她们使用智能手

机、电脑等信息化设备，激发她们的潜在驱动

力，积累人力资本，鼓励她们走出家庭，实现自

我价值。另一方面，推动城乡妇女事业发展，避

免妇女承担全部的无偿家务劳动，号召家务劳

动的公平分摊，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持续推进妇

女赋权，规避基于性别的不公正对待和就业歧

视，鼓励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全社

会宣传两性平等的思想观念，通过提高妇女社

会地位营造社会和谐、公平的氛围，使得妇女事

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同步。

H
家庭

总收入对数
（1h）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2h）

家庭
总收入对数（4h）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5h）

家庭
总收入对数（6h）

农村家庭
收入对数

（7h）

城镇家庭
收入对数

（8h）

妇女工作
情况

0.765***             

(0.023)

0.289***     

(0.034)

0.268***   

(0.0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3143 8388 13143 4755 13143 8388 4755

Durbin
(score)χ2 987.643*** 675.435*** 985.546*** 169.674*** 543.325*** 356.734*** 265.456***

Wu-Hausman 
F Test

945.632*** 667.876*** 954.356*** 182.435*** 498.545*** 376.953*** 257.432***

第一阶段F值 985.356*** 698.723*** 954.674*** 196.745*** 473.875** 365.478*** 247.83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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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zation, Women’s Status and Household Incom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Differences

XU Xiuchuan & WEI Haolo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ree-year CFPS panel data for 2014, 2016, and 2018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zation (Internet us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in particular, to analyze 
whethe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an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women’s 
income, husband’s income, and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 variability of this impact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Internet us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women’s social status, resulting 
in less unpaid household work, decision-making power in the household,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work. 
At the same time, women’s advance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omen’s income, husband’s income, and 
household income. B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role of rural women participating 
in labor market in promoting husband’s promotion and thus increasing husband’s income is more obvious. 
To avoid the influence of endogenous factors such as marital status, we used instrumental variables for 
further estimation, and the results confirmed a positiv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status and 
husband’s income. This paper further tes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women’s advancement in promoting 
husbands’ income growth, and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women’s advancement promotes husbands’ job 
promotion (participation in administration), which increases husbands’ income.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not only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advancement and micro household 
income growth, but also beneficial for advancing women’s care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especiall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ural women.

Keywords: status of women; women’s income; husband’s income; household income; Internet use


